
第一章 

連日來的降雨似是消了老天爺的火，放晴後的天氣已開始轉涼。 

夜幕低垂，清風拂過街角，旗幟翻飛，隱約可見上面寫有「喜福」二字。 

這是一家不起眼的小客棧，位置較為偏僻，夜晚的街道格外清靜，落葉飄零，越

發襯出小客棧的蕭條。 

店裏只有一位客人在用膳，獨自坐在櫃檯後的掌櫃無聊地打了個哈欠，眼睛逐漸

瞇了起來，最後腦袋一點一點，已然入眠。 

半夢半醒間，突然覺得鼻孔微微發癢，他不以為意，皺了皺鼻端，咂咂嘴繼續打

瞌睡，然而那感覺卻一直擾著他，逐漸變得強烈，最後他終於忍不住打了個噴嚏，

隨之精神抖擻地睜開了眼睛。 

一睜目就看見一雙清亮的大眼，正眨巴眨巴地盯著他。 

年已及艾的掌櫃被嚇了一跳，退後了幾分，這才看清眼前是個稚氣未脫的束髮少

年。 

「嘿嘿……掌櫃的你這樣不對哦！」祿齡一臉頑皮地笑著，手上還握了一根長長

的狗尾巴草，他回頭指了指外頭道：「這個時候若是偷懶，誰來招呼客人？」 

雖說，這間客棧很是冷清，只有角落裏有一個戴帷帽的俠客，但也不能打瞌睡嘛。 

「是是，近日清冷，一時便恍了神去，客人幾位，可是要住店？」掌櫃擦了擦額

角的細汗，慌忙地應了一聲，低頭拿出抽屜裏的本子問。 

「三位，住店。」另一個聲音響起。 

掌櫃抬眼一瞧，那少年身後還站著兩個公子。一人著天青色長衫，手持一柄摺扇，

本該是瀟灑俊逸的，奈何背上兩個鼓鼓的包袱硬是壞了美感。另一人髮如綢緞，

潤玉般的臉上盡是溫和的笑意，雖是衣著樸素，但往這簡陋的小店裏一站，卻依

然亮眼得讓人不能忽視。 

看著他們像是有錢人，掌櫃立刻笑得連眼睛都看不見，轉出櫃檯彎腰一攤手，「好

好，三位公子樓上先請，一會便差人燒了熱水送上去。」 

會跟祿齡一道的，也只有許止念和顏如玉，三人幾日前離開了夕渚山。 

眾人剛要隨其上樓，許止念忽地停下腳步，一收摺扇道：「不忙不忙。」探過頭

去問：「掌櫃的，你這兒可還有什麼吃的？」 

「你怎麼又餓了？」顏如玉皺眉。 

「小顏我也餓｜｜」祿齡連忙指控，「許大哥剛才在路上還搶了我的包子吃，害

我晚上肚子都沒填飽，他好大的胃！」 

「喂！你這個臭小子胡說什麼，那東西又不是你掏錢買的，我吃了又怎麼樣？」

許止念朝他一瞪眼。 

「你你你你！」祿齡氣結。 

出來時走得匆忙，各自都未想到要帶食物，結果許止念中途跑去買了包子。 

他是存了心要欺負祿齡，這包子只買五個。 

自家公子當然是要多些的，先給他兩個；自己當然也是少不了的，留下兩個，最

後唯剩祿齡可憐兮兮地拿著一個小包子滿臉怨念。 



顏如玉自是不捨得讓他餓了肚子，就把自己的一個讓給了他。 

結果許止念不服，趁著顏如玉不注意，扇子一開，擋住自己罪惡的黑手，神不知

鬼不覺地搶走祿齡手上的包子。 

祿齡當時正張開嘴高興地要將包子往嘴裏送，一閉上嘴巴卻咬了個空，還未反應

過來，許止念已經偷偷將之迅速吞下了肚。 

祿齡那會還以為是遇著了鬼，連吭都不敢吭一聲，現在想想才明白過來是被坑

了！ 

許止念得意地搖了搖扇子道：「你這個呆瓜，現在才明白過來，嘖嘖，我掏錢買

的白白胖胖的包子，要真讓你給吃了，那可就浪費了。」 

祿齡氣得哇哇亂叫，手指伸出去一抖一抖，「綠毛公雞，你給我等著！」 

「你叫我什麼？！」 

「綠毛公雞！是叫你綠毛公雞好還是白毛狐狸好，我要好好考慮一下。」祿齡摸

了摸下巴，一臉認真的說：「啊呀，又狡猾又小氣的人，綽號還真是有些難起……」 

「臭小子，你受死吧！」這回輪到許止念氣歪了鼻子，他一揮扇子直接往祿齡腦

袋上掃去。 

叩一聲，扇柄未在祿齡腦殼上落下，倒是狠狠敲上了一隻手。 

「哎呀！」許止念嚇了一跳，「公子你做什麼呢？」說著急忙要抓過他的手查看。 

顏如玉甩了甩手背到身後，「止念你年紀也不小了，怎的還像個孩子似的，平白

給人看笑話嗎？」 

許止念立刻不吭聲了，轉頭將包袱往旁邊的桌子上一扔，在長凳上坐了下來。 

「哈哈……三位不如先坐一會，用點吃食。」掌櫃心想這三人可真有意思，先打

了圓場後，轉頭對著屋後喊，「老婆子，有客上門，快泡幾杯茶來。」 

說罷又對他們道：「幾位稍候，我這就去吩咐廚房準備些吃的。」為了省些工錢，

他這家小店可沒請小二。 

噴香的小菜一會就端上了桌。 

想著他們吃飯還需一會時間，掌櫃偷了個懶，又回櫃檯後打起了瞌睡。 

顏如玉低頭看了看自己紅腫的右手，猶豫了一下，將之往桌上的筷子筒伸去，半

途果然被另一隻手握住。 

「天哪！」祿齡驚呼一聲，「綠毛公雞你下手真是不留情面，看都發紫了！」 

「不會吧，我看看！」許止念連忙探過頭來。 

顏如玉一縮手道：「沒什麼大礙，塗點藥就好了。」 

「怎麼會沒大礙！」祿齡又將他的手拉了回來，惡狠狠瞪了許止念幾眼，「這麼

腫，你想怎麼拿筷子？」 

顏如玉忽然彎起了眼睛，「既然如此，這飯齡兒要不要餵我吃？」 

「好啊！」祿齡渾然未覺這就是某人的目的，爽快地應了，馬上舉起筷子，「小

顏想吃什麼？」 

許止念望著自家公子喜悅的享受餵食，兩人一派濃情密意，臉上滿是想要痛哭的

表情，他這下真是害人不成反害己，自作自受。 



「老闆，泡一壺好茶，來兩罈好酒，加上幾樣好菜，過一會給我們準備幾個上好

的房間，快點！」 

忽地一聲急躁的高喝打破小店的寧靜，門外隨之進來五六個大漢，個個背上架著

大刀，一來就哐當哐當地將它們甩在桌上，隨後陸續坐了下來。 

「哦喲，馬上來馬上來，幾位客官稍候。」 

掌櫃連忙站了起來，繞出櫃檯匆匆叫來了他老婆子招呼客人，自己亦是裏裏外外

地忙活起來。 

「他媽的，白忙了好幾天，真是沒意思！」其中一個大漢將腳踩上了凳子，吐了

口唾沫道：「幸好武當派的傻子那日先往夕渚山去了，否則我們還要白跑一趟。」 

「就是，那風無流不知是怎麼搞的，人蠢得要死，光算計著要去剿顏如玉的窩，

就沒想到人家也有長腳。」坐在他對面的大漢連聲附和。 

「結果居然還想留我們跟著他瞎折騰，老子才不幹，當我們都是蠢蛋啊，上了一

次當還會上當第二次？顏如玉他媽的算老幾，還不是個只會想著溜的縮頭烏

龜？」最先開口的那個又道。 

「說的是啊，咱們哥幾個也不是吃素的，這種人咱們自己下點功夫都能滅了，幹

麼要跟著那幫蠢貨！」另一個也說，語氣很是張狂。 

祿齡聞聲轉過頭去想要看個明白，置於桌下的手立刻被握住。 

顏如玉溫柔對他笑道：「齡兒莫要東張西望，一會這菜要塞到我鼻子裏去了。」 

「喔喔！」祿齡連忙收回心思，專心餵食。 

那邊幾人繼續毫無收斂地高談闊論。 

「大哥，前段時間有傳言說，回風教那個歪嘴的柳時青在揚州尋歡時，無意間從

某間妓院屋後的泥坑裏挖出了個寶貝。」 

「啊，柳歪那小子？他挖出了什麼寶貝？」 

那人賊溜溜地附到對方耳邊，嘀嘀咕咕耳語一番。那被喚大哥的聽著聽著竟流出

了口水，猛地一拍桌面道：「他媽的還真是好東西，難怪這回的比武大會沒瞧見

他的身影，柳歪現在人呢？」 

「溜了！換做是我，得了那種東西也早溜了，哪還會等著別人去搶。」 

「也是，柳歪向來貪生怕死，這事連咱們在洛陽都知道，怕是有他好受的了。」 

「要找他還不容易？誰都知道他愛賭好色，盡量往那些地方去尋就是。」一人嘿

嘿一笑，「但話又說回來，這小子怎的玩個姑娘玩著玩著栽到泥坑裏去了？」 

「啊哈哈哈……誰知道，情場失意了吧！」 

眾人仰頭一陣大笑。 

「欸｜｜這柳時青的事情我倒是有聽說。」許止念用筷子戳了戳飯，自言自語道。 

「怎麼回事？」顏如玉問道。 

許止念哀怨地看了他一眼，「公子，你終於肯理我了。」 

顏如玉一愣，「我幾時不理你了？」 

許止念看對面兩人肩靠肩，用膝蓋想也知道手八成在桌面下握在一塊，剛想說

話，乍然看見祿齡正在一旁直勾勾地盯著自己，「你幹麼？」 



「只是想知道那個柳時青的事啊。」祿齡一臉深思，「揚州每家妓院旁邊的泥坑

我都有挖過，為什麼我就從沒掘出過什麼寶貝？」 

「你去挖人家妓院的泥坑做什麼？」許止念奇道。 

「嘿嘿……」祿齡神祕地一笑，「我娘叫我去挖的。」 

這下連顏如玉也好奇起來，「你娘怎麼會讓你去挖泥坑？」 

一提這事祿齡就來勁了，將筷子摔在了桌上，興致勃勃地說：「你不知道，現在

妓院的老鴇可狡猾了，自己偷偷摸摸地研究些害人的春藥，然後下在客人喝的茶

水裏，嘖嘖，為了賺錢，手段卑劣得我都不屑說，真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啊……」 

「你說了半天好像和挖坑沒什麼關係啊！」許止念打斷他。 

「呃……我娘不會用這種東西嘛，但別人都用些怎樣的藥總要瞭解……她們又都

不擅長藏東西，一般都是埋在泥坑裏的。」祿齡摸了摸腦袋。 

顏如玉蹙了蹙眉，「所以你娘就讓你去泥坑挖……春藥？」 

「小顏你做什麼這副表情，」祿齡嘻嘻笑了起來，「挖出來而已，又不吃的。」 

顏如玉苦笑無語。 

「我突然有些明白那柳時青為什麼要去挖坑了！」許止念忽然一拍扇子，「這老

小子平時無所事事，卻貪賭貪色，想挖春藥反倒走了狗運，一挖就挖到了本武功

祕笈。」 

「那寶貝就是武功祕笈？什麼武功祕笈？」祿齡瞪大了眼睛。 

「不知，聽說是江湖上失傳多年的絕世武功，反正那種東西我沒興趣，練成了就

天下無敵，練不成就走火入魔，這兩個結果對我來說哪個都沒有意思。」 

「你不要自有人會搶著要，我看你不是不想要而是搶不到。」祿齡鄙夷地看了他

一眼。 

許止念瞪他，繼續說下去，「所以說那柳時青若執意想留著那本祕笈，最後就只

有兩條路可選，要麼趕緊去練功，成為一代絕世高手，不然就等著被人追殺吧。」 

「這武功祕笈……莫不是叫《戕利》？」顏如玉問道。 

事情總不可能這麼巧，他到揚州是為了尋這本名叫《戕利》的祕笈，有人卻幸運

挖到了一本，總不可能旁人花一輩子在各地都尋不著的東西，一個揚州就有兩本。 

「好像就是這名字啊！」許止念心不在焉，「總之這東西邪門，一般人是練不好

的。」 

「小顏……」祿齡抽搐著嘴角一把抓住了顏如玉的衣袖，「這『戕利』兩個字怎、

怎麼寫？」 

顏如玉伸出未受傷的左手蘸了點茶水在桌子上一筆一劃地描出來，字跡居然和右

手寫出來一樣清秀整潔，「就是這麼寫的。」 

祿齡卻是無心欣賞，仰天一捶胸口，懊惱低叫，「那居然是本絕世武功祕笈！」 

許止念大吃一驚，「難道你見過？」 

「何止見過，」祿齡幾乎要淚流滿面，「那本書就是我親手埋在我家後院裏的，

我一直以為它沒什麼用處，沒想到現在居然被人挖走了……」 

「你怎麼會有這本書？」許止念的嘴巴大張得能塞下顆蛋。 



「我不知道……」祿齡悔得腸子都快青了，「那是我爹留下的東西，上面都是圖

畫，我娘以為是小人書，就送給我看了，我那會正怨著我爹呢，把他的東西全埋

在後院裏了。」 

「你怨你爹做什麼？」許止念越聽越是好奇，一迭聲的追問道，「原來你們家居

然是開妓院的，那麼你爹到底是誰啊？」 

注意到另一桌人視線不斷飄向他們，顏如玉連忙用眼神示意他們說話小聲些，隨

即站起來道：「突然有些累了，我們還是上樓歇息吧！」 

祿齡警戒地回頭瞧了瞧，原本坐在角落的人不知何時走了，那幫方才一直在高聲

談話的大漢，他們雖依舊是神色如常地吃著東西，卻莫名其妙地都不再說話。 

祿齡心下一緊，還未多想，已經被顏如玉牽著手拉上樓去了。 

小客棧的樓梯間有股陳舊的霉味，大約是連日來的雨使之受了潮，踩在上面咯吱

咯吱地響。 

顏如玉從方才開始便沒有說話，好像一直在想些什麼。 

直至走完最後一級樓梯他才突然停了下來，轉而對許止念道：「止念，你且先回

房去，我有事同齡兒說。」 

許止念看了他們一眼，沒有多說，只點了點頭便離開了。 

祿齡亦是埋頭在想著心事。 

雖不能說他涉足江湖有多麼地深，但他一直都不笨，從剛才那幫人的神情間也能

察覺得到對方盯上了他們，或許是覺得他們知道關於那本祕笈的事。 

這武功祕笈本就是個燙手山芋，人人都想吃它，但拿到手上也永遠都是個麻煩。 

江湖人士往往為名為利或者純粹是因著一個愛好，拚了命地去爭奪，為這種事情

而流下的血液，鋪灑成一條江都不成問題。 

心裏沉沉地有了塊疙瘩，讓他覺得甚是不安，好似正有風暴要來襲…… 

樓道不曾點燈，周遭一片陰沉的黑。 

待得許止念推開房門進去，顏如玉才將祿齡拉進自己的房。 

他想了想，嚴肅問道：「齡兒，你老實同我說，那本武功祕笈你可有看過？」 

祿齡一愣，臉上略帶了疑惑，「當然看過了，小顏問這幹什麼？」 

「那你還記得內容嗎？」 

「我看過一兩遍……」祿齡擰著眉頭想了想，「到現在大概只記得一點。」 

祿齡對於武學的學習和技巧的掌握，幾乎已經達到現學現用的境界，但也僅限於

此。 

那本書他確實是看過，可當時只是無意識地掃了掃，因著這份無心，他自然無法

完好地將之憶起。 

顏如玉垂下眼睫，臉上竟有失望的表情。 

祿齡心下奇怪，開口問：「小顏難不成也想學那個東西？許止念剛才不是說過這

種很容易走火入魔的功夫還是少學為妙。」 

顏如玉忽而笑了起來，「我知道，」說著伸手摸了摸他的腦袋，「齡兒今天也累了，

現在時候不早，睡覺去吧？」 



「喔，好！」祿齡點點頭轉身要走又停了下來，猶豫地喚他，「小顏！」 

「什麼？」顏如玉轉過頭來。 

「我是說……你如果真的想要……我可以……」 

「傻瓜！」顏如玉截下他的話，神情嚴肅地說：「我不過是隨口問問，再說了，

那功夫真的很邪門，你若是貿然回憶，說不定也會有危險……」 

他神色有些後悔，搖著頭道：「我真是昏了頭了才會問你這種問題，總之這事不

要再提起了，快去睡吧。」 

祿齡喔了一聲便不再提及，走到隔壁開門，要進自己的房間，他前腳才踏進去，

樓下突然傳來一陣大吼。 

「你怎麼……啊｜｜」 

這叫聲淒厲而刺耳，聲至一半卻猛然停住，像是被剪斷般戛然而止。 

祿齡毛骨悚然，轉身衝了出來，恰巧看見也聞聲跑出房門的許止念，兩人對視一

眼，轉身往樓梯口奔去。 

許止念率先一撐扶手直接跳下樓去。 

轉角處視線有礙，祿齡根本看不到發生了什麼事，急著下樓的他跑到一半聽見許

止念略帶吃驚的聲音。 

「你把他們殺了？」 

祿齡怔了怔，心中一緊，不禁放緩了腳步。 

隨著位置的改變，視線豁然開朗，祿齡終得以看清大堂全貌。 

燈盞搖晃，光線明滅，一片然寂靜。 

這小店本就不大，現在更顯擁擠｜｜帶刀大漢們與客棧老闆夫婦橫七豎八地倒在

地上，無任何生氣。 

而顏如玉就站在他們中間。 

距祿齡最近的是客棧掌櫃，他躺在地上，雙目圓睜向外突起，膚色詭異地泛白，

在光線下，頸間閃著一抹冰涼藍光。 

本就預感到了會出事，卻不料是這樣的一個結局。 

這變故來得迅疾而怪異，方才還好好的，笑著和他說著話的人，轉眼竟已變成一

具死屍。 

只短短月餘時間，見了那麼多的生死，祿齡已然無法再接受。 

這時，顏如玉回過身，視線與祿齡對上。 

顏如玉微微蹙眉，眼眸中卻沒有半點波瀾，祿齡心中一沉，終於恍悟，有些東西

被自己刻意忽略，卻還是存在著的。 

他們兩人為人處世的方法是這麼不同…… 

顏如玉看見他臉上一閃而過的表情，剛想說話，祿齡在舌間徘徊的話已先他脫口

而出｜｜ 

「你……把他們都殺了？」 

這話和許念止說的何其相似，語氣卻是截然不同的，祿齡是難過的質問，帶著連

他自己都沒意識到的，似有若無的恐懼。 



祿齡怕他的答案是自己不想聽的那一個。 

顏如玉卻誤會了，只覺得祿齡不信他，他張了張嘴，眼神一黯，失望地轉過臉去，

固執地不肯說話。 

祿齡等不到他的回答，越發覺得內心空虛痛楚，一些壓在心裡多時的想法便自己

藉著這機會冒出嘴巴，「小顏，他們不過是不小心聽見了我們的對話，並非一定

會傷害我們，你若是與人無仇怨，就不該殺人啊。」 

顏如玉面色一冷，他在齡兒心裏就是這副嗜殺殘忍的模樣？那日的表白還在耳

際，此刻他卻懷疑起那些話，是否都是他的想像而已。 

「哎呀，你是白癡啊！」許止念想起什麼，怒得差點一掌拍上祿齡的頭，「公子

剛才不是和你在一起，怎麼可能這麼快把他們都殺了。」 

祿齡一伸手，指向身前掌櫃頸間的藍光，雖是對著許止念說話，眼睛卻是看著對

面的顏如玉，「那麼這個，你又要如何解釋，何況方才事發之時，他……沒有在

我視線範圍內……」 

他的話忽地停止，後悔自己這般冒失，這番話必然會讓小顏與自己心生嫌隙。 

這是他怎麼都不願面對的。 

自己怎麼……就這麼不相信他呢？ 

許止念嘖了一聲，擰起眉剛想回他的話，顏如玉便開口道：「止念，快去拿了東

西，我們先離開這兒。」 

祿齡一直在心底喊著，只要他解釋，他便信，但顏如玉卻是如何都不肯給一句解

釋。 

出了客棧，三人便是一路的沉默，各自懷了心事。 

「我們接下來去哪裡？揚州？」許止念走在前面，一回身看到後面黑臉的兩人，

終於也垮下了臉，「嘿，不要這樣，都說句話啊！」 

兩人還是一逕的沉默。 

「我受不了了，」許止念撓撓頭髮，「公子，不如和他交流一下嘛，小孩子而已……

不用那麼認真吧？」 

顏如玉面無表情，顯然是在鬧彆扭，氣自己放在心尖上的人動不動就懷疑自己。 

「喂，小呆瓜！」這個講不通，許止念於是又換了個人苦口婆心，「我告訴你，

別的不說，你方才看見那些人的死狀了嗎？那樣子看來該是中毒而死的，我家公

子從來不使毒，你可不能平白冤枉了他！」 

「既然如此，我剛才問你你為何不說話？」祿齡終於忍受不住這壓抑的氣氛，抬

頭對走在旁邊的顏如玉道，「小顏，解釋給我聽啊，我會相信。」只要是你說的。 

「沒有什麼好解釋的，」顏如玉仰頭看天，眼中晶亮亮地映著黑夜，「我確實雙

手沾滿了血腥……正如你說的那樣｜｜一直是個冷血的人，殺人不眨眼。」 

這句氣話，他居然一直這麼死死地記得？！ 

祿齡有些慌亂，「我不是這個意思，我知道你不是這樣的人……」 

「你現在說你知道我不是這樣的人，方才卻是想也不想的懷疑我，更教訓了我一

頓。」顏如玉轉過臉，一字一句地問他，「那麼此刻的我在你眼中，到底是個怎



樣的人？」 

祿齡被他這句話震得無言以對。 

看似平滑的表面已經破裂，終究還是露出了粗糙的裂痕。 

「哥哥？」 

正僵持間，突然一個熟悉的聲音傳來，祿齡猛地一驚，循聲轉過頭去。 

大眼睛的小姑娘，穿著黃色的長裙子，和自己八九分相似——這不是秀兒是誰？ 

沉鬱多時的祿齡臉上終於露出了喜色，匆匆跑了過去，一至近前就曲指往祿秀的

額頭彈去，「一個姑娘家亂跑去了哪裡，害我都擔心死了！」 

「哥哥！」祿秀噙著淚猛地將他抱住，「你呢？後來有沒有事，我那天一直在山

下等你啊……」 

「我……沒事了沒事了，秀兒不哭啊！現在可好了，找到了妳，我們明天就回家

去吧？」祿齡拍拍她的背，哄小孩子似的說。 

祿秀抬手抹了抹眼淚，離開祿齡的懷抱，「我現在不想回去。」 

「為什麼？」祿齡吃了一驚，終於發現不對，「妳怎麼半夜一個人在街上晃悠？」 

「因為……」祿秀抬眼看了看他身後，「哥哥，這是……」 

祿齡隨之回過頭去，看了他們一眼，又轉過頭來對祿秀笑了笑道：「是我的朋友。」 

「嗤——朋友？」許止念隨即一開摺扇，輕笑一聲，「誰跟你是朋友，我們可是

誰都沒承認過哦！」 

祿齡看了看顏如玉，他那雙宛若秋水的眼睛已不知望向何方，臉上一片寂冷看不

出他的心思。 

祿齡心中一緊，略微低下頭去，牙齒咬住了嘴唇。 

祿秀不解地看了他們一眼，繼而對祿齡笑道：「這樣的話，哥哥不如先跟著我來

吧，我們一起上武當山，而且我……還有事情要告訴你。」說著莫名地紅起了臉。 

祿齡狐疑，這才發覺她的手上竟還拿著一包東西，剛想問那是什麼，一個略帶焦

急的身影遠遠往這邊奔來，「秀兒，怎的去了那麼久，我還以為妳出什麼事了呢！」 

祿齡一怔，這聲音聽來分外熟悉，像是…… 

待得對方走近了他凝神一看，真是那個人。 

對方率先愕然的開口，語氣裏滿是吃驚，「這位……可是祿小俠？」 

「子遷少俠好久不見。」祿齡乾笑著朝他一抱拳，心下一番計較，大約已猜到了

妹妹和他的關係。 

果不其然，祿秀很快一臉憂心地攙上了子遷的手臂，「昨天還站不穩呢，怎麼現

在就出來了，我不是留了話說我出來買藥了嗎？」 

「我不是擔心妳嗎？女孩子家這麼晚了獨自出來……」 

「咳咳！」祿齡明顯感覺被忽視，在一旁乾咳了一聲。這武當派的直腸子怎麼就

和祿秀搭上了呢？ 

祿秀聽到哥哥的咳嗽聲，羞得放開了子遷的手臂，子遷也神色尷尬。 

子遷腦子一轉，看看祿齡、祿秀相似的臉龐，頓時明白了，連忙客客氣氣地道：

「失禮了，那日在洛陽相遇，在下就覺得祿小俠你的名字耳熟，卻未認出你便是



秀兒的哥哥，不知祿小俠身後這兩位是……」 

待他問起，祿齡才猛然憶起那天在小巷裏，他與顏如玉對峙的情形。 

這兩人之間有仇，不知子遷還認不認得出來，必須快點把他們分開才行。 

不想，還未等他說話，顏如玉便冷冷地道：「不過都是萍水相逢，沒什麼好介紹

的，我們現下還有要事在身，不便在此多留，止念，我們走吧！」 

顏如玉說罷，許止念頷首，兩人欲要轉身離開。 

「等等！」見他們要走，祿齡急急對祿秀道：「秀兒，快跟我回家去，妳這樣華

叔叔和娘知道的話會擔心的。」 

「不要，哥哥，」祿秀竟是埋下頭去，將子遷的手慢慢牽了起來，「我不能跟你

回去。」 

子遷眼神一閃，「秀兒……」 

「不行！」祿齡陡然板起了臉，「妳必須跟我回去。」 

「我……」祿秀別過臉去。 

祿齡焦急地回頭去看，只那麼一會的功夫，背後的兩人已經走出老遠。 

許止念跟在顏如玉身後，見顏如玉只一個勁地往前走，停也不停一下，忍不住回

身朝祿齡喊，「喂，祿呆瓜，你到底要不要和我們一起？」 

「秀兒妳到底走不走？」祿齡越發焦急。 

「哥哥，」祿秀伸出一隻手拉住他的衣袖，聲音裏帶了哭腔，「我不能走，我已

經和子遷大哥……成親了。」 

「妳說什麼？」祿齡立時大駭，眼神惡狠狠地瞪向子遷。 

祿秀放軟了聲音哀求，「哥哥，我知道我這樣自作主張，確實很不合禮教……但

是我和你走散的這些日子裏，一直是子遷大哥在照顧我，要不是他，我說不定早

就餓死在街頭了，他對我有救命之恩啊！」 

「妳……」祿齡真不知道該怎麼說她，但也可以想像妹妹孤身一人，定然惶恐不

安，會對朝她伸出援手的人芳心暗許也不是不可能，可是……這樣未免太兒戲

了！ 

「我本是想讓他帶著我去尋你，奈何他被顏如玉所傷，至今都未痊癒……」祿秀

伸手扯住他的衣袖，「哥哥，你先別逼我，等過段時間他的傷好了，我們一起回

揚州去和娘說，好嗎？」 

子遷也朝他抱拳一揖，正色開口，「祿小俠，我定然不會委屈秀兒，還請你成全。」 

祿齡覺得這樣不好，卻又不想逼迫妹妹，手足無措地退後兩步，側頭往身後看去。 

而那身後的人，在似水流逝的時間裏，背影已然只餘一小點。 

小顏，為什麼？ 

難道只因為我的一句話……你便不願等我了嗎？ 

第二章 

從那夜開始，祿齡便跟著子遷和祿秀去了武當山。 

但他自上了武當山之後，見人一直都是沉著一張臉，誰說都不願搭理。 

有人玩笑說子遷的媳婦帶了個黑臉關公回來，預備橫掃武當派。 



誰都不把他當一回事，祿齡卻真是藏了很多的心事。 

在江湖中也算打滾了幾日，他知道武林中人的行事作風，說好聽叫快意恩仇，說

難聽就是衝動，沒把王法放在眼裏，發生什麼事就是一番打打殺殺，特別如武當

這樣的大派，在江湖上朋友多敵人也多。何況那子遷區區一個武當弟子，性格又

是這樣直愣，縱使現在看起來對秀兒不錯，卻根本沒有能力給秀兒幸福——甚至

連安定的生活也很難說。 

他怎能讓秀兒隨著子遷過腥風血雨的日子？ 

秀兒本是個溫順聽話的女孩子，在家中從來都是讓她做什麼她便做什麼，連和娘

親頂嘴的事都不曾發生過，更罔論和人家私定終身。現在只和子遷相處了幾天，

居然就告訴他，他們成親了！ 

這事連他都無法接受，更何況是他們娘呢，若是真的給娘知曉，真不知會是什麼

後果。 

祿齡這邊愁著，祿秀那邊卻是整日跟著子遷跑，忙碌地幫他洗衣燒飯煮藥，端茶

送水，儼然一個賢慧好妻子。 

祿齡好幾次想找她好好談一談，卻都被她以忙為藉口推拖了。 

祿齡甚感焦慮。 

這姑娘，大抵也是不知道該怎麼向他交代吧…… 

於是祿齡乾脆每天都枯坐在子遷所在的小院門口，等著她什麼時候有空了，好和

他認真說幾句話。 

然而人還沒等著，小院門口負責打掃的小弟子卻覺得跟祿齡熟了，每天一看見祿

齡就要跟他說話。 

「祿兄，又來找我們嫂子啊？你來遲一步，她剛剛下山去買蜂蜜了，說是要給我

們子遷師兄做桂花糕呢。」 

祿齡聽得鬱悶，實在想堵住這傢伙的嘴巴。 

 

桂花香滿庭，秋風不知不覺地在晚夏的夜晚鑽了空隙，捎來涼意。 

這天好不容易那掃地的小弟子不在，祿齡問了子遷，也不知道他是在幫著祿秀躲

他，還是說真的，他說祿秀下山去買東西，祿齡無奈，獨自坐在一棵黃燦燦的桂

花樹下，挑著樹枝在地上塗塗畫畫。 

武當派除了掃地的都是忙人，路過他旁邊也沒人顧得上他，他這個模樣倒是讓他

顯得分外的孤單。 

這個時候，他還是忍不住想起了顏如玉。 

怎麼就這樣丟下自己了呢？ 

祿齡鬱悶地將手上過長的樹枝截成兩半，又在地上添了一筆。 

唉，早知他性格敏感脾氣怪異，自己說話怎麼不先想一想呢？又把話說重了，惹

得人家生氣……可小顏也太過分了，怎麼能頭也不回的就走了？ 

那他接下來會去哪裏，去揚州找祕笈嗎？如何才能再找到他，見到他又該說什

麼，或是直接向他道歉會比較好一點？ 



他越想越是入神，沒注意到自己把心事說出來，連身邊幾時站了個人都未發現。 

「跟誰道歉？」耳邊突然傳來一個聲音，嚇了祿齡一跳。 

他慌忙伸出手往地上抹了抹，直至畫的東西全看不見才轉過頭來，一見來人甚是

驚詫。 

「風、風大俠？」 

「祿小俠可真有意思，一邊畫畫還一邊自言自語，畫些什麼呢？」眼前之人正是

模樣飄逸的風無流，一雙狹長的桃花眼饒有興趣地看著他。 

祿齡不好意思地嘿嘿一笑。他真是有些呆了，連腦子裏想些什麼都會脫口而出。 

「不過是忘了些東西，想要重新記起來，畫畫有助回憶……」祿齡說著，轉而疑

惑問道：「風大俠怎麼會到這兒來？」 

武當派不是和劍華閣有點齟齬嗎？ 

「我怎麼不能來這裏，我是來求人幫忙的。」他站直了身子笑笑道。 

說是求人幫忙，但他從容的模樣就好似在談論天氣，祿齡此刻倒是有點佩服他了。 

風無流自上次主導殺顏如玉之事未成之後，不知在江湖中落下了多少話柄，皆是

說他是個外表光鮮，內裏草包的無用之人。 

換做其他人被這般批評，恐怕不是羞愧地遁逃，就是惱羞成怒。他卻是厲害，獨

自一人悠哉遊哉地上武當山示好，一點受流言影響的模樣都沒有。 

風無流能做到這樣不是真的心胸開闊，就是城府極深。 

祿齡正想著，風無流突然將一隻手伸向了他的耳邊，祿齡一驚，下意識地側頭閃

避。 

那隻手停了半晌，縮回來再攤開了掌心，赫見一朵細小嫩黃的桂花靜靜躺在上面。 

祿齡尷尬地朝他笑笑，「以後還是少發些呆比較好。」大概是剛才在樹下發呆時

不小心沾在了髮上。 

風無流一聳肩，拍去了手上的小花，玩笑似的道：「你呢，後來在劍華閣就一直

沒見著你，莫不是早就覺得我成不了事，先尋到這兒來想加入武當派討伐顏如玉

的行列？」 

「不是不是！」祿齡連忙擺手解釋，「我是來找我妹妹的，前兩天才剛到。」 

「前兩天？」風無流突然蹙起了眉，「那麼你先前去了哪裏，和誰在一起？」 

對方問話的語氣甚是古怪，好似戲台上的縣太爺在審犯人，祿齡心下疑惑，卻是

沒有直接回答他的話，「風大俠不是有事？」 

「哦對！」風無流恍然大悟，「剛剛去和張前輩聊了一下，說是要去揚州，讓我

來找子遷少俠，你可知他現在在何處？」 

揚州？風無流要去揚州做什麼？ 

「好像在屋裏。」祿齡指了指身後不遠處的僻靜小院。 

風無流笑了笑，便走到屋前敲響了門，子遷倒是挺恭敬的把他迎了進去。 

越想越覺得奇怪，待風無流進門後，祿齡轉身躡手躡腳地跟了過去。 

在子遷的房外轉了一圈，挑了個下面有石塊的窗子，雙腳往上一踏，用上從胡八

通那學來的偷聽本事，手指放舌頭上舔了舔，往前一伸，捅破了薄薄的窗紙。 



屋內光線充足，正適合偷看。 

兩人好一番寒暄，子遷端了茶請他在桌邊坐下，問了來意。 

風無流毫不拖泥帶水地直說要點，「子遷兄可有聽說回風教柳時青之事？」 

子遷想了想，「可是有關一本武功祕笈？」 

「正是，此祕笈名曰《戕利》，創下這武功的人名為蘇輕揚。」 

「蘇輕揚？她不是十多年前聞名江湖的預言大師嗎？」子遷詫異。 

蘇輕揚？好熟的名字。 

祿齡在腦子裏一番搜索——好像是十幾年前活躍在江湖上的風雲人物。 

聽聞她的話裏有一種詭異的力量，只要是她預言的人事，不管受多少的人為阻

撓，依然會在日後如同被下了咒般一字不差地上演。 

當預言一次次成真，蘇輕揚的名字便如同燎原野火一般在短時間內傳遍千里，不

斷地有滿心欲念的人上門求她賜自己三言兩語，以滿足自己的欲望。 

蘇輕揚不勝其煩，一氣之下隱退江湖，之後再沒有人知道她的下落。 

《戕利》這書是她寫的？那怎麼書又會落到他爹手上？ 

風無流關注這本祕笈為的又是什麼？ 

「有傳言說她自隱退江湖之後，一直在研製千奇百怪的藥物。」 

子遷喔了一聲，不解怎麼跳到這裏。 

「而且在她習得煉丹之術後，不管是毒藥或是治病的藥物，無所不製。」 

「這和武功祕笈好像也沒什麼關係。」 

風無流搖頭，「這關係可大了，據聞她將自己預言的本事溶入了那套武功裏，只

要練成，大抵我們這些人都會輕易地死在其彈指之間，那武功還能解毒，甚至成

仙。」 

風無流笑了笑，「傳聞想來是太過誇張，可這也表示這套武功甚是不凡，不過這

武功習來容易走火入魔，連她自己都未真正練成，最後祕笈還被人盜走了。」他

摸了摸下巴，繼續道：「這祕笈要是落到有心人手上，必是不得了了，有消息說

柳時青現在還在揚州，所以我們必須盡快找到他。」 

子遷點頭表示同意，「既然師父吩咐了，我本也就是要去揚州的，傷也好得差不

多了，那我們即日便動身吧。」 

子遷說著站起身抱拳一禮，接著道：「不管江湖上傳言什麼，子遷只相信自己眼

中看到的，風大俠溫和謙遜，當得起大俠這個名號，子遷雖不能代表旁人，但還

是要跟你道個歉。」 

「子遷少俠言重，在下擔當不起。」 

風無流連忙回禮，正要離去，卻一臉欲言又止的樣子。 

子遷見狀，立即問道：「風大俠還有事？」 

風無流這才坐下又道：「其實……在下還有一事相告。」 

「何事？風大俠不妨直說。」 

風無流頓了頓，未開口說話，忽然抬眼往窗這邊掃了一眼。 

祿齡怕被發現，身子一縮，腳一歪從石塊上跌了下去。 



撲地一聲悶響，屁股坐在地上，還好死不死磕到了小石子，祿齡咬牙把呼痛聲嚥

了回去。 

靜靜等了一會，卻沒有任何動靜，他於是再趴回去，但他們已結束了話題，又開

始新一輪的閒聊。 

祿齡覺得自己似乎錯過了一段機密對話，懊悔地摸著腦袋走出了小院，坐在桂樹

下重新發起了呆。 

風無流真是奇怪，劍華閣不是專門對付顏如玉的嗎，為什麼也對其他的事情有了

興趣？說是怕有心之人將那武功祕笈奪走，難道就是指小顏？他上次問他記不記

得書中的內容，他到底要這本祕笈做什麼？ 

那本《戕利》居然是個那麼厲害的東西，它最後卻是落在了自己爹的手上。 

為什麼會這樣……難道當年爹就是因為這個而引來了殺身之禍？ 

問題一個接著一個地蹦到腦子裏，將他的腦子絞成了一團亂麻，祿齡大吸一口

氣，一拍屁股從地上站了起來。 

不管怎麼樣，先回揚州再說。 

 

第二日一早祿齡他們便收拾好東西準備出發了。 

一行只四人，張凌生也沒有再囑咐其他人跟著子遷一起去。 

這老狐狸也是個狡猾的，不管做什麼事情，必要時還是多多少少要防著旁人。 

因為怕祿秀一個女孩子家走那麼遠的路會吃不消，子遷很體貼地給她雇了一輛馬

車，又邀祿齡同坐，於是一行人很快上了路。 

曉行夜宿，一下子就過了數日，祿齡和妹妹說到的話卻少得可憐。 

今日看妹妹依然一言不發，他內心覺得有點焦慮。 

怎麼妹妹突然就跟自己疏遠了呢？ 

那夜被子遷喊去和他們商討上揚州之事時，祿秀也在。 

她與子遷之前好像談了些什麼，整個人變得有點不對勁，一直低著頭悶悶沉沉地

似有心事，叫她總是隔好久才應一聲，應了也不回話，繼續埋首發愣。 

問了子遷，說是她身體有些不適，過兩天就好。 

祿齡卻覺得不是，妹妹從小安靜乖巧，縱使有心事、身體不適，也不會表現出來

讓人擔心，若非出了什麼大事，怎麼會有這樣的表情？ 

但祿齡怎麼想也想不出妹妹是怎麼了，現在才發覺，活了那麼多年，自己從未真

正地關心瞭解過她。 

祿齡一時有些傷感，他根本就是個無用的哥哥，碰到這樣的問題，居然連個主意

都拿不出來。 

坐在搖搖晃晃的馬車裏，看了看依舊是凝神看著車窗外悶聲不吭的祿秀，祿齡想

了很久，終於吸一口氣開口喚道：「秀兒。」 

沒有應答。 

「秀兒！」 

還是一樣。 



「祿秀！」 

「啊啊，哥哥何事？」 

祿齡坐直了身子，斟酌著語氣小心問道：「秀兒，妳怎麼心神不寧的樣子，問妳

子遷大哥，他卻說妳身體不適，妳老實和我說……妳是不是和他……有孩子了？」 

祿秀終於不再走神，滿臉驚詫地瞪眼看他，臉上的紅暈竄到了脖子根，「哥哥在

胡說什麼？我們都還沒和娘說……子遷大哥才不是這樣的人。」 

「這樣就好。」祿齡這才舒了一口氣，「那妳能不能告訴我，妳這兩天到底在想

些什麼？」祿齡說到這裏頓了頓，「好比說……妳總該有個打算，很多事情哥哥

不瞭解，卻也知道妳這樣做不好。雖說華叔叔給妳找的那門親事已經不能作數，

但女孩子家本就該聽父母的話，妳這麼自作主張，我不知道娘會……」 

「不要和我提起娘！你有什麼資格……」祿秀突然出聲打斷了他的話，話語間竟

隱含了一絲惱怒。 

祿齡愣愣地瞪大了眼睛，「秀兒……」 

「我……」這才反應過來方才的行為有些過激，祿秀連忙軟下語氣道：「我是說，

這些事情無需哥哥操心，我和子遷大哥會好好和娘說的。」 

靜默一下她又嘆息的道：「哥哥還是處理好自己的事情吧。」 

這話令祿齡感到古怪，剛想再問一句，車外突然傳來一聲大喝，「前面的，快停

車！」 

這聲音尖得有些刺耳，祿齡聽著熟悉，連忙從車裏探出頭去，見著來人，頗感詫

異，「綠青蛙？」 

綠燕正在後面策馬追趕，乍見祿齡，臉上一愣，轉而又將視線越過他，對著前面

喊，「風無流，你給我站住！」 

祿齡大吃一驚，綠燕原本對風無流很是崇敬，總叫他風大俠，現在連名帶姓的叫

也就罷了，怎麼還怒氣洶洶地像是來追殺他？ 

子遷勒馬停車，轉頭一看，見她怒火中燒的樣子，一臉莫名的看向風無流，風無

流也勒停了馬，對子遷表示他也不明白。 

「風無流，快把我的東西還給我！」綠燕很快趕了上來，一扯韁繩，朝風無流攤

出了一隻手。 

「綠姑娘，我不明白妳在說什麼，在下並不記得有拿過妳任何東西。」風無流一

派溫文地道。 

「你少裝了，沒想到你是這種人，我綠燕是瞎了眼才會遭你的騙，今日你若是不

把東西交出來，就別怪我不客氣了！」 

這樣子看上去就像一個被負心漢拋棄卻依然要糾纏不休的癡情少女。 

子遷下車，皺了皺眉道：「綠姑娘，這其中必然有什麼誤會，兩位不妨好好談一

談？」 

「呸！」綠燕柳眉倒豎，很是蠻橫地說：「沒你們武當派的事，一邊去。」 

說著她又對風無流道：「風無流，快把東西交出來，本姑娘沒有多少耐心！」 

「綠姑娘，」風無流皺眉道，「在下真的不明白妳在說些什麼。」 



「少來，你這個敗類，遲早有一天會自食惡果。」綠燕一臉憤怒，「這裝蒜的模

樣我看著就覺得噁心！」 

「綠姑娘，妳若是只想辱罵在下，此番在下還有要事在身，恕不能奉陪。」風無

流不願與她糾纏，板起臉一抱拳，對子遷使了個眼色，預備離開。 

「想走？沒那麼容易！」綠燕急了，抽出腰間的軟劍往他們面前一擋，「我今天

拚死也要把東西拿回來！」 

「等一下。」 

祿齡見狀，挑開車簾跳了下來，問綠燕，「綠姊姊，妳到底要找什麼東西？」 

「臭小子少管閒事，」綠燕看也不看他，殺氣騰騰的瞪著風無流，「我勸你最好

離他遠一點，否則以後有你吃虧的地方。」 

「綠姑娘，妳再這樣出口抹黑，別怪在下無禮了！」風無流臉上顯出了怒氣。 

「少廢話！今天我就是準備和你拚命的。」綠燕說罷一掌拍向馬背，借力跳了起

來，軟劍在陽光下閃著逼人的冷戾光芒，直直向風無流刺去。 

風無流偏頭一閃，也自馬上跳了起來，往後一翻身避開她的攻勢。 

兩人落地，綠燕步步進逼，但風無流武功更勝一籌，看準時機，一伸手，兩掌夾

住了她手中的劍。 

綠燕抬手想將之抽出來，奈何卻是紋絲不動，她漲紅了臉，左手兩指併攏往他的

肩上穴道點去，風無流側身躲開，兩手將劍一放，伸腿掃向她。 

綠燕中招跪倒在地，軟劍脫手甩在了一邊。 

她掙扎著站起來，腳下一軟卻又重重摔了回去，風無流趁機抽劍架上她的脖子。 

「妳這點三腳貓功夫，還是回去學好了再來找我的麻煩吧。」 

方才的打鬥根本未費風無流分毫氣力，他拍了拍衣袖將劍插回劍鞘，回身對子遷

道：「莫要管她了，我們走。」說著翻身上了馬。 

子遷在一旁問道：「風大俠，她到底是跟你要什麼？」 

「不過就是個難纏小姑娘，誰知道她到底在說什麼。」 

祿齡卻依舊站在原地看著綠燕沒有動。 

綠燕低垂著頭看不見她的表情，只見她單手捏拳往地上狠狠一捶，身前乾燥的地

面出現了兩顆水珠，很快擴散開來。 

「哥哥？」見祿齡還未動身，祿秀從馬車裏探出頭來。 

「祿小俠，你莫不是想管綠姑娘的閒事？」子遷在一旁玩笑道。 

「你們就打算把她丟在這裏？」祿齡回頭問道。 

「她自己一會會回去的，你到底走不走？」子遷催促，「人家可是來找麻煩的。」 

祿齡一步三回頭地上了馬車。 

車子搖晃兩下繼續前行，駛得遠了，祿齡猶是覺得不忍心，將頭探出窗外，還能

看見她獨自低頭坐在地上。 

他越想越覺得不對勁，絕對不會是找麻煩那麼簡單。 

正看著，眼前突然一道寒光閃過，迅疾如電！ 

祿齡乍見覺得熟悉，來不及反應，那邊綠燕已經無聲歪倒在地上。 



「停車！」 

祿齡喝了一聲，未等車停好便跳下馬車，腳下一個踉蹌，才站穩便飛速往來路奔

去，待至近前，祿齡瞪大眼跪了下去，一把扶起倒在地上的綠燕。 

果然，頸間一枚閃閃的藍星。 

祿齡心中一震，手顫抖起來。 

「咳咳……」綠燕的臉色已經開始泛白，滿是痛苦的表情，「祿、祿齡？」 

「綠姊姊！」祿齡伸手要摸她頸間的藍色暗器，「是、是顏如玉？」 

他很困惑，因為顏如玉明明早和他分開，怎麼又會出現在這裏？ 

但這又是顏如玉的獨門暗器，不是他，又會是誰？ 

「不要碰……」綠燕一伸手拉住了他，「有……毒。」 

「顏如玉要殺妳？他為什麼要殺妳？」祿齡收回手去，急急問道。 

「未必是他……祿齡你聽我說，」綠燕喘著粗氣，說話斷斷續續，「是我太糊塗

了……不該相信風無流的……求你……去向他把東西要回來，那……那是顏如玉

的東西。」 

「風無流？他到底拿了什麼？」祿齡還有一句沒問，綠燕之前分明也要去殺顏如

玉，怎麼又像私下和顏如玉有往來？ 

「他不是好人……」 

祿齡詫異，剛想再問風無流拿走了顏如玉的什麼東西，一把劍突然架上了他的脖

子。 

 


